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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 李 煌 其 人

关立勋

摘 要 南唐后 主李煌 以其杰 出的词作艺术成就
,

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地

位
。

他的词
,

流传千古
。

但 对李煌其人应该如何评价 千百年来却其说不 一
,

近几十年来
,

作为亡 国之

君 的李煌被不少文章一再重复地称为
“

贪图享乐
” 、 “

荒淫误 国
” 、 “

懊丧哀叹
”

甚至
“

眷念宫女胜于亡 国

之痛
”
等等

。

本文提出应以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评价李煌—
南唐灭亡是历史大势所趋

,

不 能强求李

煌
。

而李煌做为 一 国之君
,

他做到了宽待宗室
,

仁爱百姓
,

忠于爱情
,

并能组织抗宋战争
,

亡 国不亡 志
,

身为囚徒而 心 不屈服
。

李煌应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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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
,

作为一代帝王的

李煌
,

是因其在位亡国而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

但作为一代词人的李爆
,

却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和

杰出贡献而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荣誉
。

这真

是一个矛盾
。

同是一个李煌
,

为什么在政治上和文化史上会

产生如此截然相反 的评价 李煌的艺术成就无可争

辩
,

那么
,

他的为人究竟如何 历史上的亡 国之君往

往遭到唾骂和鄙视
,

为什么李煌却更多地赢得了人

们的同情 亡 国之君
、

中
,

艺术造诣较高的不止李煌一

人
,

为什么只有李煌能以他的作品抒发深哀巨痛并

深深地打动后人 近几十年来
,

不少研究者只肯定李

煌的艺术成就
,

一提李煌的为人和 思想则概而论之

为亡国之君
“

苟且偷安
” 、 “

纵情声色
” 、 “

侈陈游宴
” 、

“

迷恋宫廷豪华生活
” ,

词作
“

只是追怀过去宫廷生活

的享受
,

没什么可取
”

等等
,

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是

否公正呢 笔者就所能收集到的关于李煌的史料及

其所存全部作品进行研讨思索
,

认为李煌虽失其为

君
,

却未失其为人
,

即作为一个国君
,

他未能称职
,

但

作为一个人
,

他的人品和为人处世
,

还是应当给予肯

定的
。

李煌对臣下和百姓可称
“

宽宏
”

对宗室和家族

可称
“

仁爱
”

对爱情和婚姻亦可称
“

严肃
”

面对强敌

与淫威之主
,

他虽无力也未能抗争到底
,

但却并非一

味屈服
,

而是能有所反抗 身 为囚徒之后
,

终 日以泪

洗面
,

从未曲意逢迎
,

一直不忘故国
,

能于悔恨之中

逐渐觉醒
,

以致最终被杀害
。

这一切
,

以李煌的身分
、

经历与所处境遇来讲
,

应该说是较为难能可贵的
。

所

以对历史人物李煌
,

我们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全面
、

公

正的评价
。

李煌身为南唐国主时期
,

治国之策是失败的 他

失其为君
。

但以一个据有
“

三千里地 山河
”

的国君来

讲
,

他对臣下的
“

宽宏
” ,

对百姓的
“

仁爱
” ,

在封建帝

王 中应该说是做得较好的
。

他的
“

施善政
” 、 “

以民为

本
” ,

曾受到当时及后来的历史学家
、

学者们的称誉
。

李煌继位为南唐第三代国君时
,

南唐已经是一

个国土被蚕食
,

北面称臣于宋
,

随时有被吞并而 亡国

的破烂摊子
。

面对这种江山残破
、

国库 日空
、

朝不虑

夕的国家形势
,

历史上多少君王都是穷极搜刮
、

转嫁

于民以求醉生梦死地挥霍的
,

但李煌并非如此
。

李煌

继位后
,

首先抓经济
,

他
“

大赦境 内
” , “

罢诸路屯田

使
,

委所属令佐与常赋俱征
’, 。

又
“

罢诸郡屯田旧州

县
,

委所属宰薄与 常赋俱征
,

随所租入十分锡一
,

谓

之率分
,

以 为禄凛
。

诸朱胶牙税亦然
’, 。

这种打击贪

官
、

镯免赋税的政策
,

使南唐
“

公无遗利
,

而屯田佃民

绝公吏之挠
,

刻获安业焉
’, 。

这无疑是受到百姓欢



迎
,

稳定南唐形势的正确措施
。

国危民乱则多滥施酷刑
,

其结果反而加速政权

灭亡
,

这 已成 一种规律
。

李煌对此有一定的认识
,

所

以他对刑狱相当慎重
,

每每亲 自过问
,

极力反对酷

刑
。

这恐怕不能仅仅以李煌尊崇佛门
、

乐行善事来做

解释的
。

据《钓  立谈》 称
“

后主天性喜学问
,

⋯ ⋯

其论国事
,

每以富民为务
,

好生戒杀本其天性
”

。

陆游

《南唐书 》卷三亦载
“

宪司章疏有绳纠过汗
,

皆寝不

下论
,

决死刑多从未减
。

有司固争
,

乃得少正
,

犹垂泣

而后许之
。

尝猎于青山
,

还
,

如大理寺
,

亲录系囚
一

,

多

所厚释
” 。

这种以皇帝国君身分直接问刑狱
,

甚至亲

自去监狱释放在押囚犯的做法
,

招来大臣非议
,

中书

侍郎韩熙载即面奏
“

狱讼
,

有司之事 图周
,

非车驾

所宜临幸
。

请罚库 内钱三百万 以资国用
” 。

大臣敢于

提出给皇帝处 以罚款
,

这本身也说明了李煌运刑宽

松
,

较为
“

民主
” 。

正因为李煌力挽国势
、

实施
“

善政
” ,

所以南唐国

才在宋朝已经建立之后
,

仍能以金陵 南京 为都城
,

维持十五年之久
。

对此
,

历代学者几有定论
。

距李煌

仅三十年的欧阳修在其《新五代史 》中称赞李煌
“

天

资纯孝
” 。

清代杰出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《读通鉴论 》

中称赞李爆
、

李煌父子
“

无殃兆民
,

绝彝伦淫虐之巨

惹
。

⋯ ⋯生聚完
,

文教兴
,

犹然彼都人士之余风也
”

。

应该说
,

欧阳修
、

陆游
、

王夫之等人在封建社会都是

比较正直
、

进步
、

爱国爱民的
,

因此
,

他们对李煌的评

价
,

后人应该尊重
。

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
,

即使是某些开国英主
,

在

对待臣 下的态度上
,

也多是一面使用
,

一面猜忌
,

专

制
、

冤杀之事不胜枚举
。

但李煌对待臣下
,

总的讲
,

还

是宽宏平和 的
。

据大量史料记载
,

除个别情况外
,

李

煌还是能容谏劝
、

宽以待臣
、

勇于自责的
。

李爆在位时
,

因宠爱皇后
,

沉缅于音乐词作
,

颇

废朝政
。

监察御史张宪切谏
,

语气尖厉
,

李煌高兴地

奖励了张宪
“

赐帛三十匹
,

以族敢言
’, 。

大臣张泌上

书批评朝政
, “

词甚激切
” ,

然
“

言为理之要
” ,

李煌立

即
“
手召慰谕

,

征于监察御史
’, 。

李煌之妻昭惠后去

世
,

李爆立其妹为皇后
,

史称姐妹二人为
“

大周后
” 、

“

小周后
” 。

立小周后时
,

遭到部分大臣的反对
,

以韩

熙载为首
,

竟然作诗讽刺
。

然而李煌却
“

不之谴
” ,

还

称赞韩熙载
“

尽忠
,

能直言
,

欲用为相
”

欧阳修《新五

代史 》
,

只因韩生活太失检点
,

李煌才未能委以相

任
。

李煌也曾错杀臣下
,

潘佑事件即是
。

李爆在徐兹
、

张泊等人的挑唆下
,

怒杀了潘佑
,

并监禁了附议潘佑

的李平
。

但李煌很快查明潘佑忠心
,

即刻痛恨不已
,

于是不但厚抚其家
,

而且语及潘佑之事
,

则往往停食

投馈
,

为作感伤之文
。

史料载
,

李坦为杀潘佑之事
,

曾

多次自责
。

李煌能奖励或重用敢于批评朝政的大臣
,

对自

己的某些过错也能自责并设法加以弥补
,

在君权至

上的封建社会的帝王中
,

应属较为贤明之列
。

自古 以来
,

宗室 内部因继承王位
、

争权夺利而演

出了多少勾心斗角
、

相互残杀的丑 剧
、

悲剧 重耳被

逼出亡
,

赵高谋杀扶苏
,

汉武帝逼杀太子
,

曹王煮豆

燃其
,

隋场帝拭父篡位
,

武则天杀唐宗室自立
,

等等
。

南唐也不例外
,

宗室内残杀不已 李煌叔父李景遂将

继李憬位
,

却被李撮长子李弘冀毒杀
,

而一个月之

后
,

李弘冀未及登基又突然死去
。

然而
,

李煌在对待

宗室家族内部关系上
,

却表现得较为
“

仁厚友爱
” 。

李憬去世
,

曾几次更换继承人
,

并未打算立李

煌
。

但依次递补而继位的李煌却能
“

尽子道
,

居丧哀

毁
,

仗而后起
”

陆游《南唐书 》
。

李煌继位后能努力

团结兄弟
,

没有出现宫廷斗争
。

他能不计前嫌
,

以德

报怨
,

显示出他的
“

宽怀仁厚
” 。

李煌七弟李从善曾与

大臣钟漠相勾结
,

在李憬面前进谗言
,

诬李煌
“

器轻

志放
” ,

不宜做国君
,

请李憬立自己为太子
。

李煌继位

后不予追究
, “

后主素友爱
,

略不以介意
,

愈加辑睦
,

进封韩王
” 。

后李从善出使宋朝
,

被宋太祖扣为人质
,

李煌
“

手疏求从善归 国
,

太祖不许
,

⋯⋯ 而后主愈悲

思
,

每凭高远望
,

泣下沾襟
,

左右不敢仰视
” 。

从此
,

李

煌废掉了四时宴会
,

并写《却登高文 》以思念从善

,’, 合凄焉而切切
,

枪家艰之如毁
,

萦离绪之郁陶
。

阶彼

岗兮企予足
,

望复关兮娣予目
。

原有鸽兮相从飞
,

磋

予季兮不来归
’,

此后
,

他又写《谢新恩》等词怀念从

善
。

对曾有前嫌的七弟尚能如此
,

对其它家族成员
,

李煌也大都友善和睦
。

八弟从锰出镇宣州
,

并非远行

不归
,

李煌仍亲率大臣于绮霞阁为其饯行
,

并作诗劝

慰
“

咫尺烟江几多地
,

不须怀抱重凄凄
”

送邓王二

十六弟牧宣城》
。

李煌词作中那难以排遣的忧愁
,

其

背景也往往是家族亲友的离别悲事
。

李煌身为国君
,

若以政治建树
、

将才武略讲
,

他

无法与历史上的雄主相比
。

然而
,

他并不草营百姓
,

嫉杀功臣
,

残害手足
,

滥施君威
。

身为帝王而有着某



些普通人的
“

善良
”

品德
,

这也是实属不易的
,

是应该

给予正视和肯定的
。

在生活方面对李煌又有几顶概念化的
“

帽子
” ,

这就是所谓
“

纵情声色
” , “

荒淫无耻
” 、 “

淫靡
”

等罪

名
。

实际上
,

李煌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还是较为严肃

的
,

甚至可以说
,

在封建帝王等最高统治者当中
,

能

比得上李煌的实属寥寥
。

作为封建帝王
,

绝大多数没有爱情可言
,

三宫六

院
,

殡妃无数
,

都不过是 玩物而 已
。

《长生殿 》中的唐

玄宗
,

不过是作家理想爱情的化身
。

考之史实
,

李煌

一生只宠爱先后两位皇后
,

即大周后
、

小周后

李煌 岁与大司徒周宗的女儿娥皇结婚
,

岁

公元 年 继位即立娥皇为皇后
,

即昭 惠后
、

大周

后
。

大周后通书史
,

精于音乐歌舞
,

尤工琵琶
,

且容貌

出众
。

这对精通书史
、

工于书画
、

洞晓音律
、

擅长词作

的李煌来说
,

实在是天作之合
。

因此
,

他们夫妻感情

极深
。

以至李煌为与昭惠后共同研讨声律
、

填制新

词
、

欣赏歌舞而屡屡不 问朝政
,

招致大臣严厉劝谏
。

婚后十年
,

昭惠后染疾病重
,

李煌
“

朝夕临视
,

药非亲

尝不进
,

衣不解带者逾月
” 。

昭惠后死
,

李煌
“

悼息痛

伤
,

悲硬几僻绝者四
,

将赴井
,

救之获免
”

。

史载
,

昭

惠后在世时
,

李煌曾为其写多篇诗词
,

及其去世
,

李

煌又 自称
“

鳃夫
” ,

亲作数千言谏文哀悼她
,

其辞凄切

悲楚
,

如
“

珠碎眼前珍
,

花凋世外春
。

未销心里恨
,

又

失掌中身
。

玉筒犹残药
,

香奋已染尘
。

前哀将后感
,

无

泪可沾巾
’, 。

妻病夫侍药
,

妻死夫悲绝
,

生死恩爱如

一
,

这是普通人的美德
,

身为皇帝国主的李煌能如

此
,

实属难能可贵
。

昭 惠后去世时
,

李爆二十八岁
,

三年后
,

他娶了

昭惠后的妹妹为皇后
,

即小周后
。

历来指责李煌
“

淫

乱
”

者
,

文章多做在李煌与小周后的关系上
。

据多种

史书的记载
,

都称昭惠后病重而小周后入宫服侍时
,

李煌即与小周后有了私情
,

李煌还写词数首送给她
。

但是
,

对这件事
,

究竟应该怎样看呢 我认为
,

应该历

史主义地具体分析
,

而不能以今论古 应该从李煌的

特定身份去考察
,

而不能用不合时代的标准去强求
。

续娶妻妹
,

这在中国以至世界很多地 区
,

又都是传统

风俗之内的
。

自古以来
,

无论是官宦人家还是平民百

姓
,

姐死妹续弦
、

姨妈成妈妈的事情
,

屡见 不鲜
。

其

次
,

关于如何看待李煌与小周后婚前私情的间题
、

这

确实是个道德问题 可是
,

第一
,

李馒生活在一个允

许一夫多妻的封建社会
,

何况他也还是个皇帝
,

能用

今天的道德标准来审判他吗 第二
,

昭惠后死
,

李煌

绝无他爱
,

果然立小周后为皇后
,

直 到南唐灭亡
,

李

煌被俘北上为囚徒
,

始终只有小周后甘苦为伴
,

而李

煌被害半年之后
,

小周后也悲痛而死
,

这不证明了他

们之间的爱情是始终如一
、

是忠贞的吗

李煌给小周后的那首《菩萨蛮 》
,

成了指责李爆

为
“

荒淫
”

者手中的
“

力证
” 。

那么
,

应该解开这个关

键
。

这首词是这样的
“

花明月暗笼轻雾
,

今宵好向郎

边去
。

划袜步香阶
,

手提金缕鞋
。

画堂南畔见
,

一向偎

人颤
。

奴为出来难
,

教郎态意怜
” 。

多数研究者认为这

首词是李煌描写小周后与他婚前的一次幽会 李煌

这首词是表现了真挚的爱情还是反映了荒淫无耻
,

著名学者詹安泰先生的看法是值得尊重的
,

他说
“

如果说
,

在男女的结合之先经过了一定的恋爱过

程
,

或者成为夫妇之后仍然有深厚的情爱
,

而作品表

现了这里面的一个片段
,

这也算是爱情生活的话
,

李

爆这类词是表现了一 定程度的爱情生活的
” 。 “

荒淫

无耻和爱情生活有本质上的区别 荒淫无耻是凭自

己的权位或财力乱搞一通
,

在自己是猎奇泄欲
,

在对

方是被摧残迫害 而爱情生活是建立在男女 双方相

爱悦的基础上的
。

李煌这些词里所写的爱情生活
,

‘

花明月暗笼轻雾⋯ ⋯
’ ,

这不能看成是荒淫无耻者

摧残迫害一个女子的行为
’, 。

综上所述
,

李煌并未利用皇帝的特权任意玩弄

女性
,

而是能以较平等
、

真挚的感情对待大周后
、

小

周后
,

从未移情
,

更无打入冷宫之类的迫害
,

甚 至保

持了普通人的品德
,

这难道不应给予肯定吗 李爆在

爱情与婚姻问题上是比较严肃忠贞的
,

不应冠之以
“

荒淫
”
二字

。

四

把李煌描绘成前期在位只知享乐
,

后期亡国只

知以泪洗面而毫无抗争的形象
,

这既不符合历史真

实情况
,

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
。

事实上
,

面对

北宋强敌
,

面对宋太祖与宋太宗先后两位逞威之主
,

李煌是做了力所能及的抗争的
,

尤其是被俘亡国之

后
,

他的表现
,

在当时他所处的境遇中
,

已是身为囚

徒而心不归降的鲜明表现
。

站在南唐国的立场上
,

称

其
“

坚贞
”

也不过分
。

在位亡国
,

难脱干系
,

应受谴责
,

但也不能一概



而论
,

亡 国原因也应具体分析
。

就南唐国和李煌来

讲
,

亡国是必然的
,

不亡是不可能的
。

第一
,

当时整个

中国形势和历史发展趋势要求南唐灭亡
、

宋朝统一

第二
,

南唐国势已败
,

李爆绝无回天之力
,

何况国策

早有失误
。

李煌继位的前一年
,

其父李憬已因国势衰

微而称臣于宋
,

减制纳贡了
。

宋朝灭南唐形势已定
,

李煌继位
,

只能采取消极守业政策
。

但是
,

尽管天时
、

地利
、

人事都不利于南唐
,

李爆毕竟维持政权达十五

年之久
,

而且在亡国被俘囚禁的三年里
,

他从未心归

宋朝
,

以至最终被毒杀
。

李爆的抗争精神表现在以下

六个方面

第一
,

表面称臣
,

实则备战
。

李煌继位后
,

虽然仍

要向宋朝称臣纳贡
,

但他却采取各种政策力图复

兴
。

《宋史》说李煌
“

虽外示畏服
,

修藩臣之礼
,

而内实

缮 甲募兵
,

潜为战备
’,。

。

宋太祖对此也有察觉和 防

范
,

因此
“

虑其难制
” ,

两次派人召李煌入宋
,

李煌深

明此中阴谋
,

以病推辞
,

坚决不去
,

并宣称
“

臣事大

朝
,

冀全宗祀
,

不意如是
,

今有死而 已
’, 。

直至国灭被

俘
,

他始终未离南唐一步
。

第二
,

积柴宫中
,

以死抗争
。

宋军南下
,

隔江对

峙
,

李煌命人在官预积柴草
,

准备一旦都城失守
,

则

与宫殿俱焚
。

北宋龙衰的《江南野史》记此事
“

初
,

后

主即违朝旨
,

拒命不行
,

尝谓人 曰
‘

他 日王师见讨
,

孤留躬授戎服
,

亲督士率
,

背城一战
,

以存社樱
。

如其

不获
,

乃聚室自焚
,

终不做他国之鬼 ”
,

这实际上是

李煌在向南唐全国做战斗动员
。

第三
,

断绝邦交
,

兵戎相见
。

宋军发动进攻
,

夺取

南唐池州 今安微省贵池县 之后
,

李煌终于下令 命

大将朱令赞率 万军队沿长江布防
,

迎战宋军
。

朱令

赞战死
,

他又急命张泊作蜡丸帛书求救于契丹
。

一切

失败
,

金陵城破
,

他又意图自杀
,

被左右力止
,

无奈才

最终以宋军不得屠城
、

伤害百姓为条件
,

出城受降
。

第四
,

知耻守志
,

以词抒怀
。

南唐亡国
,

李煌被俘

押解北上
,

年初到达汁京 今开封
。

赵 匡  因其

屡屡抗命不从
,

甚至与宋军交战
,

故意让李爆白衣纱

帽
“

待罪明德楼下
” ,

最后召见而封其为侮辱性的
“

违

命侯
” 。

但李煌从此虽身为囚徒
,

却以
“

违命
”

为旨
,

并

未乞饶
,

而是消极软抗
。

他知耻守志
,

以词抒怀
,

对故

国深挚的爱
,

对亡国深切的恨
,

对往事深刻的悔
,

都

如一江春水倾泻在笔端
。 “

国家不幸诗人幸
,

话到 沧

桑句便工
”
清代赵翼语

,

这要求身处沧桑之变的诗

人不麻木
,

有所为
。

李煌正是 以词描述了这沧桑之

变
,

既形成了他词作的主要内容和 独特风格
,

也说出

了各种身处苦难之中而知耻守志者的共同感受
。

可

以说
,

以词抒怀是李煌的特殊抗争方式
。

第五
,

追求觉醒
,

招致杀身
。

李煌被俘两年多
,

仍

不屈从赵宋
,

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当然不放心
。

据王

锉《默记 》载 原南唐大臣徐铱降宋后
,

官任给事中
,

一 日
,

太宗命他前往
,

徐入院见李煌
, “

后主相持大

哭
,

默不言
,

忽长吁叹曰
‘

当时悔杀了潘佑
、

李平 ”
,

这与李煌此时所写《破阵子 》词中
“

几曾识干戈
”

之语

一样
,

应看成是李煌长期囚禁生活中
“

反思
”
的结果

,

反映了他除去悔恨之外
,

已开始了觉醒
。

悔杀潘佑
、

李平
,

是认识到任用贤人以利兴国 感叹
“

几曾识干

戈
”

是终于明白了未能早日加强军事武装的后果
。

然

而
,

这一切不又都是为了重振南唐
、

北抗赵宋吗 宋

太宗终于决定 李煌不能再留
,

必须杀掉
,

否则将是

祸根
。

于是在 年即李爆被俘的第三年七月初七 日

李煌生 日那一天
,

宋太宗送去毒酒
,

命其自尽 了
。

李

煌被害的消息传至江南
,

已经做了三年大宋子民的

南唐人
,

竟然
“

父老有巷哭者
”

陆游《南唐书
,

这也

从另一面证明了宋太宗杀李煌是
“

英明
”
的 李煌在

南唐故国仍是一面旗帜
。

第六
,

如果拿历代亡 国之君包括与李煌先后 降

于宋朝的其他国君相比
,

就更可以看出李煌是知耻

守志而有抗争精神的
。

臭名昭著的阿斗刘禅
,

蜀亡被

俘
,

司马昭 邀宴
,

他竟喜笑 自若曰
“

此 间乐
,

不思

蜀
”
南朝陈后主陈叔宝 国亡被俘

,

竟请狱监转奏隋

文帝
“
愿得一官号

” ,

文帝斥曰
“

叔宝全无心肝
”

与

李爆同时的南汉后主刘帐
,

生活荒淫
,

朝政腐败
,

比

李煌早 四年亡国
,

被俘后
,

每每献媚
,

言 曰
“

愿执挺

为降王长
” 。

这些亡国之君
,

遭到历代人士的鄙视和

唾弃
,

但是
,

对于同是亡国之君的李煌
,

人们从未如

此鄙弃
、

责备
,

这绝不是因为李煌词写得好
, “

一俊遮

百丑
” ,

而恰恰是因为人 们看到李爆身上还有点骨

气
,

有人格
,

有抗争精神
。

李煌 自称终日以泪洗面
,

王

国维说李煌后期词是
“

血书
” ,

实际上都指的是这点

精神
。

五

李煌的词作
,

反映了他的为人
。

只有正确理解李

煌的作品
,

尤其是他后期的词作
,

才能正确评价其

人
。

《虞美人 》〔春花秋月何时了〕是各家选本推崇的

李煌第一代表作
。

但是
, “

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

春水向东流
”

的精神实质是什么 不过是亡国之君的



哀叹
,

是作者把万千身世之感凝聚成一个愁字
,

其含

义也是消极的吗 这种看法
,

虽然传播了多年
,

但细

究起来
,

是有失客观的
。
“

春花秋月
”

有如囚徒岁月
,

无尽无休可诅咒
。“

雕栏玉砌
”

的失去
,

是对 自己断送

祖国江山的悔痛
。

知悔方能进
,

知耻近乎勇
。 “

不堪回

首
” ,

只能是 已经 回首而痛悔不已
、

有所觉悟时的精

神状态
,

这是一种进步
。

一个人
,

对政治上的失败不

肯甘休
,

对淫威之主不肯俯就
,

有所觉醒却因客观环

境而不能表现
,

特别是处在失去人身 自由的险恶境

遇之中
,

他又能做什么积极之态呢 李煌纵有千万种

国仇家恨
、

身世之感
,

他也只能诉诸笔端
,

使其成为

滔滔东去的江水
,

难以遏止
。

这
“

一江春水
”
就是对大

宋朝廷的不屈从
。

《破阵子 》〔四十年来家国〕
,

应是李爆后期词的又

一重要代表作
,

然而多数选本不选
。

有个别选本人选
,

却似乎充作反面教材
,

题解竟如此
“

说明
” “

这首词上

段回忆过去沉溺于奢侈淫佚的帝王生活
,

以表示乐而

忘优
、

不识干戈的懊丧心情
。

下段写自己离别家国时只

能
‘

垂泪对宫娥
’

的情景
,

流露出身为
‘

臣虏
’

之后难以

言说的隐痛和悲哀
。

全词倒也真实地刻划了一个荒淫

无能的亡国之君的形象
’,。 。

这种评论
,

恐怕是拘泥于

作品个别字词的表面解释而失考于内在精神 又以亡

国之君的共性代替了对李姐的具体分析 从根本上讲
,

是没有注意到李坦后期思想的发展变化
。

在囚徒生活

中
,

处处受监视
,

时时遭难堪
,

胜利者的不测之威更经

常给李煌以精神上的折磨和推残
。

这种境遇
,

使李煌终

日以泪洗面的同时
,

必然不断地思索
、

反省
、

检讨和总

结教训
,

因此
,

他才表现出始则愁苦
,

继而悔恨
,

终则有

所觉悟的觉醒
,

这首《破阵子 》词应是明证
。

这首词的上

半闽极写南唐强盛时的状况
“

四十年来家国
,

三千里

地山河
。

凤阁龙楼连霄汉
,

玉树琼枝作烟萝
”
这里

,

李

煌写出了南唐有过广裹的国土
、

富足的经济
、

豪华的宫

苑
。

但是
,

李煌写这些
,

是没出息的留恋吗 不 写到这

里
,

李煌笔锋陡然一转
,

十分沉痛地说出了一句
“
几曾

识干戈
”
南唐国这美好的一切

,

都只因为自己不识
“

干

戈
” ,

即从来不注重也不懂得军事而一手断送了 词的

下半闽写今 日囚徒生活
“

一旦归为臣虏
,

沈腰潘鬓消

磨
” 。

但囚徒之苦
,

莫过于 回首亡国受辱那一刻
,

因此
,

李煌极为典型地抓住了国破家亡
、

辞别祖庙
、

身成俘虏

那最惨痛的一幕
“

最是仓惶辞庙日
,

教坊犹奏别离歌
,

垂泪对宫娥
”
这一幕

,

也许只有几分钟
,

但却使他终生

难忘
、

铭刻在心 牢记过错
,

为的接受教训
、

以求进步

不忘耻辱
,

目的在发愤图强
、

以求雪恨
。

这是人之常理

假如李煌早识干戈
,

何至今日仓惶辞庙而身败国亡呢

他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深刻反思检讨
,

并非
“

懊丧
” ,

实为

悔恨之后的觉醒
,

这应该是深入剖析《破阵子》这首词

所得出的结论
。

抓住
“

垂泪对宫娥
”
一句而指责李煌

“

眷

念宫女胜于亡国之痛
” ,

这是否肤浅
,

甚至是寻章摘句

而罗织罪名呢

李煌的词
,

尤其是后期的作品
,

以其深切真率的

感情
,

感染着千百年来的读者 以其高度概括的典型形

象给人们以种种启示 以其独特的
、

个人的遭遇和情感

的描写
,

反映了普遍的
、

人们所共有的某些思想感情
。

李姐在表现生活感受的深度上
,

在美学价值的认识上
,

在词这种文学体裁的发展上
,

都有巨大的贡献和深远

的影响
。

这一切
,

都是李慢的成就
,

是他赢得历代读者

喜爱
、

尊重的原因
。

但是
,

贯穿在李慢词中的精神
,

更表

现了李煌的为人—
亡国而不亡志

,

失掉江山却未丧

失人格
,

身为囚徒而心却从未屈服
。

李煌的词作
,

堪称

艺术珍品
,

他把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扎进了社会

和历史的土壤里
,

他唤起了人们千百年的共鸣
,

他所表

现的思想感情
,

都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
。

李煌
,

应该得到历史的公正全面的评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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